善 哥 與 我

--- 李青雲 ---

  善哥搬到宜蘭定居已經有八年時間了。過得是一派與世無爭田園般的恬靜生活，怡然自得地頤養天年。這樣怡情適性平淡而自然的生活情趣，無疑是每一個老年人所追求、所嚮往的晚景。善哥：你真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我每次從紐西蘭回到台北，總會和善可見上幾次面，敘敘別後彼此的思念之情。我這裏所說的善可就是中山中學校友陳善元。記不得從哪一年開始，他忽然遷到宜蘭去了。在這之前，宜蘭這個地方，對我而言，總覺得非常陌生;而且好像也沒有甚麼特別要好的朋友住在這裡，所以也一直無緣造訪。善高搬到宜蘭後，我回到台北時便祇能以電話和他聯絡，報報平

安和近況，見面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了。

  公元二000年時我又自紐西蘭回到台北。我們中山中學的校友為了要編印母校創校五十周年紀念特刊，編印工作委由在台校友會負責。我不揣外行，也參加了這本特刊的籌編工作，因此在台北耽擱的時間比平常來得要長些。事有湊巧，這期間，一位和我們失去聯絡多年的老同學突然冒了出來，我們見了面自是喜不自勝，興奮異常。他說他也很久沒有和善哥見面

了，於是我們就約好在某一天一同乘火車去宜蘭和善哥相會。那一天我們見了面，自然是天南地北，張三李四地談得非常愉快，一直盤桓到回台北的最後一班長途客運要開車了，我們才依依不捨地互道珍重再見。

  這次回來，我又提議再一次去宜蘭看望善哥，這位老同學也樂意同行，同時還特別邀約了在台校友會的胡秉通會長於今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六）一同前往，出發前我們先以電話告訴善哥，請他不用費事準備菜餚，我們會從台北帶印尼菜來替他解解饞。

  上午九時十分車抵宜蘭，善哥親自開車來接。一年多不見．善哥不但不顯老態，反而顯得神清氣爽，精神奕奕。途中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在一個距他們家不遠的地方訂了一席西餐。他很興奮地對我們說：這個非常雅致的西餐廳，叫做「夢想家」，是他最近才發現的。場地寬敞，並有兄弟檔三人組成的樂隊演湊，收費低廉。餐廳前後復有寬廣庭園，花木扶疏，秋風送爽，吸一口清新的空氣，足可滌除我們心中的鬱悶，真是一個世外桃源般休閒的好去處。於是我們三人就在善哥盛情款待下，享受了一頓豐美的午餐。

  回到善哥的住處後再繼續我們的閒聊，然後他又帶領我們登上三樓去參觀牠的工作室和牠的電腦設備。舉凡需要用到的各種器材，他都不惜花錢購置，把一個房間堆放得幾無轉身的餘地。怪怪: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對電腦如此熱衷忘情，真教我們這三個人感到汗顏。

  善哥把他們家的所有照片和個人資料，都已儲存進電腦裡面去了．於是他開敢電腦，一一展示給我們看。忽然，只聽胡秉通大叫一聲：停格:我們都吃了一驚，原來他看到兩幀善可當選了今年宜蘭縣圓山鄉好人好事的模範父親時，和縣長劉守成頒發表揚狀的照片和剪報。於是胡秉通像挖到了寶以垃要善哥趕快複印下來，這可是一條大新聞，我們的校友有人當選了模範父親，我們卻仍懵然不知，這可說是我們校友的光榮，應該要好好表揚一番才是:這就對了，剛才在車站時，我第一眼看到善哥就覺得他春風滿面，體態輕盈的樣子。原來前不久善哥的千金于歸了，他升格做了岳丈大人：現在又被選為模範父親，可謂是雙喜臨門，喜上眉梢了。

  我們提早吃了晚飯，在杯酒交晃中我們要互道珍重再見了。在火車上，我一直沈緬在我和善哥的童年往事中：

  我和善哥是姑表兄弟，他媽媽是我爸爸的妹妹，所以我叫她姑媽，而善哥比我長一歲，所以找就叫他善哥。善哥的父親名吉康字滌生。母李英蘭。姑丈為人正直，樂善好施，是我們地方上公認的一個大善人。經營一家照相館，生活平順，家境小康。對地方上僑社事務一向熱心，舉凡僑校教育經費的籌措，社團公益事業的贊助，無不大力捐輸挹注，從不後人。因

此是僑社的領袖人物，他也是一個忠貞愛國的國民黨員。如果當年也有像今天這樣的好人好事表揚，無疑的，他一定會雀屏中選，非他莫屬的。

  一九四二年日本南侵，佔領印尼時期，曾對華僑施展毒手，大舉逮捕監禁華僑領袖，尤其對中國國民黨員或社會賢達更不放過，無一倖免。表姑丈也就在這次的逮捕行動中被關進了日本的集中營。在集中營裏曾多次遭受嚴刑拷打的迫害。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才幸運地被釋放出來。前後被拘禁了三年餘，這時身體已多處受到嚴重戕害，內傷纍纍，更因長期缺乏營養，舉步艱難，幾不成人形。人固然是平安回家了，可是當年醫療落後，藥物匱乏，無從獲得完善療養。迨至一九五五年終於回天乏術，英年早逝，含恨九泉，得年五十五歲。那時善哥才只有十三歲，其妹麗君也只有十一歲而已，均是嗷嗷待哺的稚齡兒童。

  表姑丈被拘留期間，在直葛的照相館店面，只得由姑姑獨立撐持，年幼的善哥和妹妹麗君因乏人照料，權宜之計，只得把他們兄妹二人送回普禾加多的祖母家代為撫育照料。這時善哥的叔叔揚康和姑姑也都住在一起，照應起來也頗為方便。從此，善哥和麗君，就在祖母和叔叔姑姑的悉心呵護下長大成人。

  善哥的父親過世以後，照相館的生意仍然由他們的母親照應著，另外也請了人幫忙。一直到善哥兄妹二人在台灣完成了學業，也各自有了家室。這時他媽媽的年事日高，體力漸衰，思兒抱孫的心思與日俱增。希望早日來台依親，骨肉團圓。於是，民國六十一年就由善可的叔叔親自偕同嫂嫂來到台灣。先是和麗君他們住在基隆，其後才和善寄住在中和，年老多病，

終日躺臥在床。這時善哥日間出外工作，晚間還要陪侍母親，侍奉湯藥，備極辛勞。這樣經歷了十有一年時間，英蘭姑姑於民國七十年仙逝，享年八十歲。

  我和善哥的手足情誼是從他們兄妹來到普禾加多的時候開始建立起來的，每天我們上學在一起，遊玩在一起，搓泥不洗手地形影相隨。我們由小學而中學。初中畢業後，又一齊到椰嘉達的中山中學繼續讀高中，在高中的三年六個學期中，我們還是在同一班級，住在同一個宿舍裡。高中畢業後，我們又一同於民國四十六年九月返台升學，一齊被分發到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就讀，仍然住在同一個宿舍，同一個房間，善哥後來轉唸會計。曾經有一段時間，善哥和我以及另外幾個同學在台北市臨沂析街巷子裏合租了一棟小小的房子，出路。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沒有再同住在一起了，只是仍然常相過從，保持聯絡不斷。掐指算一算，我和善哥的情誼，整整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時空，這期間，我們共享歡樂、我們共度艱難，彼此之間，從未有過一次臉紅的時候．這份至情至性的感情，難能可貴，彌足珍重。

 從少年時候開始，便是帥氣十足的善哥，長大後更是風度翩翩，一表人才，皮膚白淨，唇紅齒皓，鼻樑上掛了一副眼鏡，更增加了他斯文的氣質，和藹可親，人緣極佳，鎮上的熟人，不分長幼，都一律叫他「善哥、善哥」的。他活力充沛，興趣廣乏，喜歡戶外的各種球類運動：熱衷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曾經是當年印尼地方上「自由社」的活躍分子，風頭挺拔。他更對騎摩托車，情有獨鍾。那時候，他便擁有一部英製2500CC的TRIUMPH名牌跑車，經常可以在市內或郊外，看到他很拉風地騎著他那部心愛的跑車呼嘯而過，好不威風。

  他好像對機械成品特別偏愛，如摩托車、汽車、照相機、計算機、手機、電腦等等，對這些東西他不只是愛好把玩而已，更喜歡操作運用它們所具的各種功能，經常為了徹底瞭解它們的構造原理，不惜把他們都拆了，然後再苦心孤詣地探究，不眠不休地折了又裝，裝了又拆，搞得天昏地暗，昏頭轉向，依然此志不移樂此不疲地搞下去。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事情

的投入和執著。在我們這一輩的同學當中能嫻熱地操作運用電腦的，要算他是第一人了。

  其實他很早就和電腦結了緣，八、九年前他就曾幫印尼歸僑協會把他們會員的相關資料和帳冊，整理後儲存在電腦裏的。整理資料他是一把高手。當年任職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時，他的職務也是負責整理資料，那時個人電腦還沒有發明，他使運用四角號碼來編碼和製作索引，有條不紊，檢索容易快速，深獲好評。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中山校友會的同學通訊地址，也是勞駕他為我們整理的，他自應承了這項工作以後，又開始本著地做事的原則，ㄉㄢ彈精竭慮，聚精費神地設計編製。據陳大嫂對我們說：善可為了整理這些地址已經通宵達旦地工作了好幾天，可見他工作態度的認真與負責，無怪整理出來的通訊錄，處處可以窺見他別出心裁，匠心獨運的鑿痕。

  其實善哥的本行是會計，以前他在幾家公司裏所擔任的職務都是會計的工作。遺憾的是：他所任職的這幾家公司都因為人謀不臧或經營不善而先後解散歇業了。公司解散以後，不但沒有資遣費，有的連薪水也泡了湯。雖然善哥是一個做事認真誠懇、勤奮努力工作的老好人。無奈，命運偏好作弄人，他的人生旅途，顛簸周折，諸事不順，一路走來磕磕碰碰的。思之令人低迥感慨不已。

  善哥搬到宜蘭定居已經有八年時間了，對於這裡的環境已完全適應過來，心情開朗，他每天早上除了送孫子們去上學後，順便買早點和蔬菜食物回來，吃過了早點，然後便一頭鑽到工作室去把玩牠的電腦。平時難得有老朋友到訪，自己也極少回到台北來訪新探舊。到了下午時分，把小朋友接回家以後，他個人會在屋前一片寬廣的田疇上，沿著田間小徑去散步。

這時夕陽西沈，微風徐徐吹來，伴隨著陣陣芬芳的稻香，沁人肺腑，讓人有一股清新舒泰的感覺。他過得是一派與世無爭田園般的恬靜生活，怡然自得地頤養天年。這樣怡情過性平淡而自然的生活情趣，無疑是每一個老年人所追求、所嚮往的晚景。善哥:你真是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